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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

宋代诗人苏辙曾描述燕山形势说“：燕山长如蛇，千里限夷汉，

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中开多箕筚，末路牵一线。”燕山山势高

兀，峰谷参差，在其南部更由于流水侵蚀，使坚硬的石英岩基底裸

露地表，形成了一条东西壁立的峭脊，宛如一道屏障，横插在东北

与中原之间。出入南北，唯赖山海之间的狭长滨海平原（即今辽西

走廊）和潮河、滦河两大河流及其支流的河谷。但海滨道路到隋唐

以后才逐渐畅通，潮河和滦河等山地河谷也多呈下嵌河曲，河道深

狭，崎岖难行。在河流切穿石英岩脊处则形成道道险隘，成为控扼

南北往来的咽喉之地。因此，通过燕山十分不易。由于燕山阻隔，

直到明代，东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地理特征差别一向很显著。同

时，也造成了两大区域间在民族与政权分布上的差异，并影响到其

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的开拓见诸文字记载

。随着历史的发展，交的可追溯到春秋时代 通状况也不变断迁。

这里仅就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状况及其影响，做一初

步探讨。

一主要道路的演变

经山海关走辽西走廊是现在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主要交通线。

然而，山海关的前身临渝关晚至隋唐时期方才产生，此前该道并非

畅行通途。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有三条主要道路，经山海关

走辽西走廊的“傍海道 为其中之一，另外两条是由今喜峰口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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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的“卢龙道”和由今古北口通过燕山的“古北道”。迄唐为止，

一直以卢龙道为主，辽时以古北道为主，金时始以傍海道为主。

今喜峰口一带夹峙滦河的隘道在汉魏时称“卢龙塞”。卢龙道

即出卢龙塞沿滦河左岸北行，再沿滦河支流瀑河北上，直到老哈河

上游西岸折而东去，沿大凌河趋向东北 。从远古起，该道就沟通

着东北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旧石器时代大凌河上游和老哈河上游

沿岸的原始文化遗迹具有中原地区原始文化向北推移的特征，说

明大凌河谷即为人类由中原移入东北的通道 。新石器时代在大

凌河谷所形成的密集的原始聚落及其文化性质与燕山以南中原地

区的密切联系，更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④。大凌河和瀑河河谷出

土的青铜器反映出在商周时期这条孔道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趋密

。卢龙塞以南的令支，春秋时已切 成为中原华夏族与东北山戎

族相互争夺的要地 ，战国时卢龙塞已以令疵塞的名称出现，当时

即作为天下九塞之一与崤关（函谷关）等并重 关塞是道路的咽

喉，著名关塞必然控制着重要道路。因此，通过令疵塞的卢龙道在

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上所处的地位自然无与伦比。正因为如此，

西汉右北平、辽西两郡的主要 。东汉时设置几乎都在这一路上

鲜卑出没频繁，人们仍冒被劫之险而走此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

攻伐频仍，戎马往来依然多从卢龙道。曹操平定乌桓的著名战役

。前燕慕容隽南伐石赵，分兵三路而下，亲率主即由卢龙道出兵

力仍出卢龙道，另外两路都是轻兵 。隋唐时期一般往来仍以卢

龙道为常，去往东北地区的要路“营州入安东道”，即经卢龙道入营

州柳城后再继续前行 。

隋唐以前卢龙道在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上一直起主导作用的

原因，一方面在于沿海地表长期积水，阻碍通行（详后）；另一方面

大凌河恰由西南流向东北，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之路直指

东北腹地。迄唐为止，东北开发中心一直在大凌河流域及其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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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辽宁南部温暖湿润宜农地区。且大凌河谷亦温暖湿润，宜于生

产，便于生活，历来人口比较稠密，便于商旅往来。故大凌河谷堪

称一条名符其实的走廊。

宋辽时期契丹人不仅囊括东北大部地区，建立了空前的地方

割据政权，还据有中原大片土地，出入中原的交通更为重要，往来

也愈加频繁，特别是经济贸易需要大为增加，傍海道和古北道在此

期间都有显著发展。辽国在三条道路的三大关口，即古北口、松亭

关（汉魏卢龙塞）、渝关（相当于后来的山海关）三处都设有税官 ，

说明三条路上商旅往来都很频繁。军事上契丹南下也并取三

路 。但由于辽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都以西部的西喇木伦

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打破了历来以辽东襄平、辽西柳城为东北

地区重心的局面，主要交通线也随之改变：卢龙道（宋辽时称为“松

亭路 失去优势地位，西面的古北道一跃而起，成为东北与中原之

间最主要的通道。需要指出，卢龙道重要性的下降是相对古北道

地位的上升而言，从其自身发展来看，也是日益发挥更大作用。商

旅往来在卢龙道也是经常的，并且由辽中京大定府到南京析津府

还时或取道于此 。由中原直接前往松辽平原地区则更是常行的

要路 。

古北道在十六国时已见通行，但因其险狭崎岖，山路漫长，去

往东北方向极为不便，一直没有成为经常性的通途，其作用远不能

与卢龙道相比。前燕慕容 曾由此道南袭后赵蓟城，自谓“诡路出

其不意” ，可见该道很少行走。 塞古北口在十六国时称蠮
，

入蠮螉塞即可直达塞内重镇蓟城。该道始自辽南京析津府（今北

京市），经今顺义县、密云县附近，北渡潮河出古北口后，在滦平县

东北渡过滦河，东趋平泉县，与卢龙道相会。但在北达汉平冈城附

近后，又沿老哈河北上，抵辽中京大定府。继续北进，可达辽上京

临潢府 。辽建国之初就多由此道南下，以后也一直是契丹兵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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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要路 。宋辽之间使节频繁往返，几乎无一不出此道。辽国

沿途设有驿馆，置民供给行旅 。如此完备的交通设施，是东北与

中原交通史上前所未有的。辽国还在古北口置有榷场，使山南山

北得以贸易 。可见，在经济方面古北道也比其他两道更为重要。

女真人继契丹人之后据有东北，建立金国。女真兴起于松花

江流域，所都上京会宁府在松花江支流阿什河畔，正处于东北腹

心。辽时通过古北道到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再联系这些地区

的交通体系，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超越前代的大量交

往，卢龙道也已难以胜任。这样，东部傍海道得到进一步利用，成

为这一时期东北与中原之间的主要通路。

傍海道的畅通，是滨海地带自然环境逐渐改善和人类生产开

发的共同结果。辽西走廊地势平衍，依山面海，是连接东北与中原

的天然良所。但历史上有相当长时期地表积水严重，以致迟迟不

得畅行。曹操北伐乌桓时起初曾试图取道于此，可面对他的是一

派“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的大水，因而不得不改走卢龙道。为

曹操指路的田畴称此路夏秋受阻于水由来已久，并非偶然现象 。

实际上正是如此，西汉辽西郡所属十四个县无一位于今锦州到山

海关之间的沿海地带 。说明非但交通受阻，生产开发也历来深

受限制。东汉灵帝时辽西太守赵苞遣使从今山东迎家眷到官，当

时辽西郡西部已为鲜卑出没之地，卢龙道不能畅行，而辽西郡治所

阳乐（今辽宁义县西）距海又较近，赵苞的家眷却仍然走卢龙道，结

果被鲜卑抓去杀掉 。可见傍海道确是久阻于水。滨海地带的积

水还很可能和辽河下游广泛发 ，这就育的沼泽 辽泽相连属

更要加重对交通的影响。为利用平坦的地势，人们也不断开辟着

这条道路。如慕容隽南伐石赵、北齐文宣帝北讨契丹都曾趁冬季

地冻时机分兵出傍海道 。但该道毕竟很艰难，因为受季节积水

所限，沿海一直是无人地带。曹操平定乌桓后由海滨回师，时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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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积水已退，但军马不得饮食，以致需杀马数千匹充饥，凿地三十

。余丈而得饮水 如此景象，一般人不能不视为畏途。

隋唐时期情况开始有所转变，虽一般往来仍主要经由卢龙道，

但傍海道的地位已开始上升，在隋唐几次东征中都起了主要作用。

隋唐出征高丽，均经由临渝关 。临渝关（又称渝关、榆关等）

位于今河北抚宁县东榆关镇，与明清以后辽西走廊南端的山海关

位置不同，地理形势也有所差异，但应同样是傍海道上的关口。日

本学者松井等却据此认为隋唐临渝关路并未如明清山海关路一样

傍海北上，而是出临渝关后转向西北，沿今滦河支流青龙河左岸北

趋大凌河，再折而东去 。这种设想是不切实际的。首先，迄于宋

金，东起碣石，西止五台，燕山南北除松亭、金坡、居庸、古北、渝关

五关外，其余路径“尽兔径鸟道，止能通人，不 。而宋金可行马”

所谓渝关路乃指傍海道则是明确无疑的。隋唐出师辽东，几乎倾

尽全国之师，史称出师之盛，亘古未有。以隋大业八年之行为例，

军兵与馈运民夫计有三百万人左右，其队伍“首尾相接，连营渐

进” ，若竟能走仅可通人的山路，实在不可思议。其次，几次出兵

都是先驻平州再出渝关，若出青龙河左岸，从平州（今卢龙县）北上

最为便捷，根本没有必要舍近就远，绕道渝关。

松井等推断隋唐东征军未走傍海道的重要理由是认为隋唐军

曾经由营州柳城。金毓黻先生也持同样见解 。首先要澄清隋唐

东征是否必经柳城。在隋唐历次东征中，途经柳城的记载仅见唐

太宗出征时李勣兵发柳城和太宗回师至柳城。柳城为东北战略要

地，皇帝亲行，不当漏而不记。唐太宗东征时，李勣是统兵先行，他

完全可能傍海北上后先勒兵柳城，再行进发。唐太宗班师至柳城

则别有一番用心。此役唐军损失惨重，太宗自恨重蹈隋之故辙，为

安抚民心他特地奔赴柳城，为阵亡士卒行葬作祭 。同时，征讨高

丽也是对塞外其他诸部族的威慑。契丹、奚都曾发兵从征，也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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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他们并向其他部族宣示唐朝的恩惠，太宗才到营州，尽召其君

长、老人而赐以缯綵 。

唐太宗的行程时间，也反映出他至柳城是绕道专程前往的。

出师时太宗由平州到辽泽约行走十三天 。南宋许亢宗奉使金国

走傍海道，从平州到辽泽约用十一天 。许亢宗只身匹马，日行八

十多里；唐太宗六军随发，理应稍慢一些。所以二者所取路径应当

一致。无论再绕哪一道，都需要更多时间，途经柳城更不可能。至

于班师时只用十天就从柳城驰入临渝关，更是非走傍海道不可 。

文献记载不能证明隋唐东征军曾经由卢龙道或青龙河谷的道

路，却可反映出其所经行的道路为傍海道。隋炀帝大业八年征高

丽回师时曾驻于柳城所辖的临海顿（又作望海顿或望海镇），其地

临海，在辽河以西 。大凌河口至辽河口之间的滨海地带沼泽深

重，无法行人，临海顿必定在大凌河口至临渝关之间的海滨，正当

傍海道上。可见，隋唐临渝关和明清山海关一样，控扼的是傍海

道。

隋唐东征出入傍海道，原因之一是规模过大，卢龙道难以承

。所以负。卢龙道行经山地，峻坂萦折，早有“九峥之名” 曹操平

定乌桓时先要“堑山堙谷”，修治一番 。慕容隽伐赵也先槎山通

。隋唐倾国东道，以后又专门修凿，才仅可方轨 征，自然难以通

行。加之去往辽东傍海道更为便捷，但更重要的是海滨积水状况

当已改善，因为隋唐时期其他交往也逐渐多利用此路，因而才有设

置渝关的必要。如开元四年契丹威胁营州，都督许钦澹即从渝关

撤回 朝。唐张守节《史记 鲜列传正义》注汉使涉何自朝鲜归国

所入之塞为“平州榆林关（”榆林当为临渝讹转）。汉时并无与唐临

渝关相应的关塞，《史记正义》所述，反映的正是唐代使节往返也走

过渝关一道。尽管如此，由于历史上长期积水，沿海地区还不能马

上开发。五代时晋出帝北迁黄龙府行傍海道，出渝关至锦州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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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曹操目睹遍地沙碛，一路饥不得食，只好吃草木野果 杀马为

食的情形相比照，其荒凉程度无甚相差，一般往来不能不受到严重

限制。所以，这时的主要交通道路还是卢龙道。

从辽时起，沿海地区才得到开发利用。辽圣宗时在渝关至锦

。为傍州之间设置了来、隰、迁、润四州，并在隰州置有盐场 海道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赖此，辽国才可能在渝关设官征收商税。

商旅大量往来，反映其交通能力已大幅度增进。到金国兴起、南下

中原之时，恰是水到渠成。灭辽之初，女真割燕京与宋，却不舍平

州，就是因该道为女真南下最重要的通道。得平州后，女真立即将

其升为南京，作为经营中原的门户。随之又从上京会宁府到南京

平州每隔五十里设置了驿站，取代古北道成为东北与中原之间管

理、设施最完善的道路 。此后宋金使节往来，均取此道 。经过

有金一代的经营，终于完成了傍海道的开辟，辽西走廊展现出雏

形。

二南北交通的影响

上述诸路是联系东北与中原两区域的交通命脉，对两区域经

济，首先是沿途附近地区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东北与中原之间的经济交往秦汉时已很密切 。这时的主要

途径自当为卢龙道。唐代卢龙道是“敕使慰赐”的路径 。所谓慰

赐，与各部族入贡一样，具有官方贸易性质。辽在古北口、松亭关、

渝关三处设官征税，标志着东北与中原之间贸易的飞跃发展，表明

这几条道路都已成为必经商路。当时每年在河北榷场上契丹卖给

宋人的羊就达数万，马和骆驼等也是榷场上的常货。这些牲畜应

大多来自塞外。南面出塞的货物更多，如得燕云十六州后海盐即

已大量运出 。

南北交往的不断增加，刺激道路所经地区经济迅速开发。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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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辽东郡十八个辖县户数不足二十八万；辽西郡由于地处卢龙要

。由于人口较道，所辖十四县就有三十五万多户 多和地当要道，

直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大凌河谷地不仅很早就有农耕经济，从东晋

，这在东北直到宋辽，还曾长期发展过蚕桑事业 各地是十分突出

的现象。

古北道和傍海道的开通，更直接促成了沿途经济开发。辽开

古北道后，为维持道路畅通，迁奚民定居各驿馆，给以田地维持生

计，实际等于令其开荒 。阿保机由古北道自幽蓟还师塞外，途中

。宋真宗年间王曾出发现银铁矿，即令设置采冶 使契丹时，已见

有渤海人聚居的冶铁处，还有达百余户人、专门锻造兵器的聚落，

。沿途草庵板屋的居民点不断，也有了粗放农业 傍海道迄唐一

直荒无人烟，宋辽以后随着交通增频，渐有人移居。辽沿此道置

润、迁、来、隰四州，其中隰州之设纯以交通为契机。其原因是辽圣

宗由此道迁其帐户去往信州，途中被大雪阻滞，于是把这些人就地

安置了下来。以后还在此设置了盐场 。金时这四州（均属金瑞

州域内）户数已近两万，锦州户数近四万 州附近仍置有盐

场 。辽道宗年间中京、南京等地大饥，锦州海边的海云寺进“济

民钱”竟达千万 。可见，交通的开辟促使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贸易要有物资集散、交换场所来实现。这种场所有临时性的

榷场，如古北口榷场，但更重要的是城市。蓟城（今北京前身）就是

绾毂卢龙道的经济都会。蓟城正当从东北南下太行山东大道的转

折之处，很早即为重要城市。战国秦汉时乌桓、夫余、秽貉、朝鲜等

东北各族都通过蓟城和中原交易 。辽金以蓟城为南京，在城北

置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 。可见其经济之繁荣和对东北贸易

的重要性。需要指出，由前述东北与中原交通的发展过程可知蓟

城最初产生的交通背景应为卢龙道，而不会是古北道和傍海道。

但后来的古北道和傍海道也均经此南下，所以蓟城始终保持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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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繁荣。由于蓟城是去往东北各路的起点，所以在政治、军事上也

是历代经营东北的桥头堡。从秦始皇巡视蓟城、汉武帝设置护乌

桓校尉 ，到隋唐东征以此为基地，都表明了蓟城的重要性。

与蓟城隔山相对的另一都会是卢龙道上的柳城。柳城始设于

西汉，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最初即 。东晋以后柳为军事要地

城位置有所移动。汉魏柳城在后来的柳城（今朝阳市）之南，大凌

河东岸。当时的卢龙道也由平冈而东，渡过大凌河沿东岸北上。

为控制卢龙道，南下中原，由近海的棘晋咸康七年，前燕慕容 城

迁都到汉柳城以北的大凌河西岸。柳城直接控制着卢龙道，又有

大凌河谷的经济为基础，前燕很快就南下中原，灭掉后赵。以后北

燕又在此割据，经济上仍是一方中心。北燕亡时，火焚宫殿，经旬

不熄 ，可见其规模之大。柳城的政治地位更加重要，中原王朝当

力量足以越过燕山经营东北时，无不以其为据点。以唐为例，当时

东北有室韦、靺鞨、高丽、契丹、奚等族，唐分别设室韦、黑水、渤海、

松漠、饶乐等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进行羁縻性管理，整个东北唯大

凌河流域的营州柳城郡在唐朝直接管理下。对东北的管理，大多

要通过柳 。唐后期营州陷于契丹，就阻断城的平卢节度使行使

了唐朝与东北其他部族的陆路联系，契丹亦即因之得以征服各部

族。柳城失陷，打开了进入中原的大门，成为此后契丹、女真、蒙古

相继南下的先声。

辽以后古北道开通，柳城地位有所下降，辽中京大定府（今宁

城县附近）代之兴起。辽中京在老哈河上游西岸，不仅处于中原北

去辽上京临潢府的路上，而且有古北、松亭（卢龙）两路南下中原，

向东沿大凌河谷的卢龙道又可去往辽河流域，因而迅速兴起。辽

初中京即已有市 ，《乘轺录》记载辽中京有内外两城，幅员三十

里，城中居民列廛肆于道旁庑下。在原来牛羊刍牧的土地上，这确

是十分显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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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道路对军事具有直接意义。西汉时匈奴经常袭扰辽西郡

和右北平郡，汉武帝起用李广为右北平太守，镇扼卢龙道上重镇平

冈后，阻止了匈奴南下，并为以后由此出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在

燕山两侧的军事争执中，为掌握稳固的军事主动，双方都力图据有

整个燕山通道。汉击匈奴如此，隋唐征高丽亦然。契丹南下第一

步是占据燕云十六州，控制南下之路；女真也是先取平州，掌握傍

海道。卢龙道和古北道都形如一线，崎岖艰危；傍海道平坦，也山

耸海峙，又迟迟未能畅行。不控制整个道路，极易遭到阻截。如曹

操伐乌桓即 ；慕容隽伐后赵也担忧受到伏自称侥幸得免于危路

就曾在山道设伏，击溃击；慕容 石虎军队 。

后方的给养运输也与战争胜负密切相关。隋唐东征都要先输

。粮于营州以东，预作准备 若非据有道路北端的营州，这是根本

不可能的。宋辽相争时，宋将曹彬等曾兵入涿州，威胁辽平州，平

州缺乏军备，只好急忙从显州（今北镇县）经傍海道调取补充 。

可见控制这些通道对于防守同样重要。

纵观宋金以前东北与中原之间交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东

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是随着东北地区开发的加深而逐步趋于发达

的。两大区域间交通的发展又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区域之间的政

治、经济、军事联系。

附一临渝关考辨

临渝关又称临闾关、渝关、榆关、榆林关等。明清以来对其位

置所在即有歧议。《明一统志》认为山海关是明初徐达于抚宁县东

二十里处（即今抚宁县榆关镇）移到今处的，其原址即临渝关；《清

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则认为山海关即隋唐临渝关故址。今

。实际上临渝关与今山海关无涉，应或有两从之者 在今榆关镇。

其一，《清一统志》与《读史方舆纪要》的结论是据《通典》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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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渝关至卢龙间里至推算出来的，而《通典》并无临渝关与附近设

置之间明确的相对位置。《通典》固然是研究唐代地理的重要依

据，但其记载简略，个别里至与实际有所出入不无可能。《明一统

志》成书距所谓徐达移关不及百年，徐达为明初显宦，误记的可能

很小。明万历时仕官北京的蒋一葵谙熟燕山边关状况，也称有徐

达移关事 ，可证徐达确曾移关。

其二，《清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都认为今榆关镇处是辽

金时因渝关为腹里之地，关塞湮废，因袭榆关旧名而设的驿所。此

说亦欠妥。辽时尚在此设官征税 ，渝关仍有作用。况且若渝关

果然在山海关处，辽时其地设有迁州，因袭关名的自当为迁州，决

不会中间又隔着润州把关名西移到六十里之外去。

其三，渝关在今山海关以西，宋人有明确记载。许亢宗出使金

国时曾于此登高瞩望山川形势，感叹天置此关以限南北 ，足证辽

金渝关决非仅为驿递之所。

其四，有关历史事件也表明临渝关在今榆关镇。如契丹李尽

；金天辅七忠反唐，先后与唐军战于东、西硖石 年，南京留守张觉

据平州归宋，金将阇母自锦州前去征讨，战于兔耳山 。兔耳山与

东、西硖石均在今榆关镇附近 ，欧阳修谓榆关北有兔耳，唐时置

东、西硖石等戍以扼契丹 ，可见临渝关决不可能在今山海关处，

而应在今榆关镇。从地理形势上看，今榆关镇是傍海道上仅次于

山海关的扼要之处，而当时其外侧荒无人烟、瘠卤相望；加之隋唐

时此地山林尚且茂密，可以作为屏障 ，在此置关也是十分自然

的。

附二都山位置考

都山，又称马都山、乌都山等，始见于唐代。现在一般都认为

唐代都山的位置是在今河北省迁安县以北、滦河的两条支流青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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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卷一河与瀑河之间，即今都山之所在 三《郭英杰

传》记开元二十一年幽州副总管郭英杰“率精骑万人及降奚之众以

讨契丹，屯兵于榆关之外，契丹首领可突于引突厥之众拒战于都山

之下”，英杰战死。榆关即今山海关的前身，胡三省云“榆当作渝，

此渝关在营、平之间，古所谓临渝之险者也” ，当是。由郭英杰事

可知渝关与都山是在同一条通道上的。渝关在今河北抚宁榆关

镇，近海。如果都山位置确如现今一般人所指认的那样在今河北

迁安北，那么唐时出渝关去往东北的道路就要与后来沿海滨辽西

走廊出入山海关的道路大为不同，即出渝关后要向西北转入险厄

崎岖的燕山山地。这样一条交通路线显然是颇为令人费解的。据

。《元一统志》所记，都山在惠州东南 里 从今图上量之，惠州

里。出入很大。至今所谓“都山”不及 再进一步看都山的地理

形势。清嘉庆《一统志》及光绪《永平府志》俱云都山“其水中分，东

归渝，西入滦”。这一带的渝水有两条。一条是指白狼水上游，即

今大凌河；别一条是指渝关附近的渝河。故且不论是指哪一条，都

与今所谓“都山”位置不合。因为今都山东西两侧分别是滦河的两

条支流青龙河和瀑河。从地图上看，今辽宁建昌县南面的大青山

正当滦河与大凌河分水处，同时也是滦河与沿海各小河（包括渝关

附近的渝河）的分水岭；并且其西北距元惠州约 里，与《元一统

志》所载都山里至相合，应当就是唐代的都山。其山东坡下即今辽

西走廊，郭英杰出渝关、赴都山，走的应当就是傍海一道。唐开元

年间渤海王大武艺发兵袭唐，亦曾“出海滨，至马都山” 。可以证

明都山确是在滨海大道上。

①《国语 鲁语下》。《左传》昭公九年。

②《三国志 魏志》卷一一《田畴传》及卷一《武帝纪》述曹操经卢龙道伐乌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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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卢龙塞、白檀或白檀之险、平冈、白狼山、柳城等地。平冈故城为老哈河上

游西岸的黑城子古城，白狼山位于大凌河东岸，柳城在今朝阳市附近。白檀

为汉县，在今古北口外的滦平县附近。田畴称卢龙道“近而便”，若经白檀，出

卢龙塞后须先西行几百里，再折回东来，南辕北辙，更无近便可言。《田畴传》

载田畴献策时称“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记实际行程只写“出卢

龙，历平冈 ，，未及白檀。《武帝纪》云经白檀当误“。白檀之险”应指卢龙塞外

平冈、白檀间的大片“空虚之地”，这里人稀路危，是一段艰险的路程（参阅稻

叶岩吉主编《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③辽宁省博物馆《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辽宁喀左鸽子洞旧石

器遗址发掘报告》，吴汝康《辽宁建平人类上臂骨化石》，分别载《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 期年 、第 期、年第 年 期 。第

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 期；又《试布与 论中④ 分期》，载《考古 年第

国北方和东北含有细石器的诸文化问题 年第 期。》，载《考古学报》

⑤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

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并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

《史记》卷四六《齐太公世家》 小匡》。。《管子

有始《吕氏春秋 览》。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后汉书》卷八一《赵苞传》。

《三国志》卷一《魏书 武帝纪》。

《通鉴》卷九八。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载“营州入安东道 。又蓟州渔阳郡下记有“自

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的道路。古卢龙即汉

魏卢龙塞，九荆岭或即源于《水经 濡水注》所述卢龙“九峥之名”。石岭辽时

或称石子岭，在老哈河、瀑河分水岭处，奚王帐在老哈河上游西岸、汉平冈以

北。由石岭东北行，即为去营州之路。可见，“营州入安东道”实即汉魏卢龙

道的发展。

《辽史》卷一一《圣宗本纪》。路振《乘轺录》。

《辽史》卷三四《兵卫志》。

《武经总要》前集卷二二《北番地理》。

《太平寰宇记》卷七一营州柳城县。

《晋书》卷一 九《慕容 载记》。

参阅稻叶岩吉主编《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契丹国志》卷二四《王沂公行程录》。《通鉴》卷九六慕容恪败麻秋于三藏口

条胡注。

《辽史》卷一《太祖本纪》、卷四《太宗本纪》下。

《续通鉴长编》卷六八。路振《乘轺录》。《王沂公行程录》。陈襄《古灵集 使

辽语录》。苏辙 栾城集》卷一六《奉使契丹二十八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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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振《乘轺录》。

《三国 田畴传》。志》卷一一《魏书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后汉书》卷八一《赵苞传》。

参阅林汀水《辽河平原的沼泽》，载《厦门大学学报 年第 期。

《通鉴》卷九八。《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三国志》卷一《魏书 武帝纪》。

《通鉴》卷一七八、卷一八二、卷一九八。《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

见稻叶岩吉主编《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许亢宗《大金国志》卷四 《奉使行程录》。

《通鉴》卷一八一。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

（通鉴》卷一九八。

《新唐书》卷二一八《契丹传》。

《通鉴》卷一九七。《新唐书》卷二《太宗纪》。《册府元龟》卷一七《亲征》。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通鉴》卷一九八。

（隋书》卷七六《虞绰传》。《太平广记》卷四六三《瑞鸟》条。

《水经 濡水注》。

《三国志》卷一 武帝纪》。《魏书

《水经 濡水注》。

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

《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

《金史》卷三《太宗本纪》。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洪皓《松漠纪闻》。《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张棣《金

虏图经》。赵彦卫《云麓漫抄》卷八《御寨行程》。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下。

《辽史》卷五九《食货志》上。《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下一、八。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晋书》卷一 八《慕容廆载记》，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卷一二五《冯跋载

记》。路振《乘轺录》。参阅史念海师《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见《河

山集》初集。

路振《乘轺录》。

《辽史》卷六 《食货志》下。

《王沂公行程录》。

《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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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卷二四《地理志》。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辽史》卷二五《道宗本纪》。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辽史》卷六 《食货志》下。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汉官仪》。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

（通鉴》卷一二三。

唐书》卷三八《地理志》总序。《新唐书》卷六六《方镇表》幽州开元二十八

年下、卷四三下《地理志》。

《辽史》卷 《食货志》下。六

（史记》卷 九《李将军列传》。

武帝纪》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魏书

《晋书》卷一 九《慕容皝载记》。

《通鉴》卷一八一。《新唐书》卷一四五《高丽传》。《册府元龟》卷四九八《漕

运》。

《辽史》卷一一《圣宗本纪》。

（辞海 年版）第 页渝关条。同条又云渝关筑于隋开皇三年，所据当

为《隋书》卷一《高祖纪》上开皇三年三月癸亥城榆关条。然而此榆关并非临

渝关，而当为榆林郡之榆关，见《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卷五三《贺娄子干

传》。稻叶岩吉主编《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对此早有详辨。

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七《边镇杂记》。

《辽史》卷一一《圣宗本纪》。

许亢宗《奉使行程录》。

（新唐书》卷二一八《契丹传》。

《金史》卷一三三《张觉传》。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八直隶永平府山川。《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七直隶永

平府。

《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

《新唐书》卷一九二《贾循传》。

见稻叶岩吉主编《满洲历史地理》第 卷，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册唐河北道南部图。

见《通鉴》卷二一三胡注。

赵万里辑本，卷二，辽阳行省大宁路山川。

《韩昌黎全集》卷二六《乌氏庙碑铭》。

（原载《陕西师大学报》 期。年第 其中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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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山位置考》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因与本文密切相关，补附于此。）

年第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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崤山古道琐证

崤山古道是我国古代沟通长安、洛阳两大都邑的东西干道上

最为崎岖的一段，其险厄素与函谷并称①，而崤山之险实际上较函

谷更甚。《淮南子 地形训》列当时天下九塞，函谷不预其间，但与

崤山有关的却列有崤坂塞。崤山道为世所重，于此可见。近年来，

海内外一些学者对崤山古道的路径及其变迁作了许多研究②，或

广采博搜，勾沉稽隐；或不避风尘，出入山川；相继发表论著，揭示

了这条通道的历史面貌，读后令人景慕不已。唯尚有若干问题，或

有言犹未尽之憾。因试为补论，求正于方家。

一东西二崤与南北二陵

王文楚先生在论述崤山古道的路径变迁时提到东西二崤说：

崤山有二，北为东崤，南为西崤，南北二崤都有隘路。

⋯⋯今陕县东硖石镇一带为东崤，隘路盘曲如羊肠，两旁峭壁

耸峙，是潼关以东最险之路，其西段陆路沿今青龙涧河支流交

口河河谷，东段陆路沿谷水（今涧河）河谷而东至洛阳；今陕县

东南雁翎关一带为西崤，隘路也很险峻，沿今青龙涧河支流雁

翎关河、洛河支流永昌河谷道而行，复循洛河东至洛阳③。

按照王文楚先生的看法，这里所说的两条道路也就是所谓“东崤北

路和西崤南路”；同时，从王文中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东崤＝

南崤。在这两点上，胡德经先生就是带着与王文楚北崤，西崤 先

生相同的看法，在文章中直接绘出“南崤”和“北崤”，分别标注在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